
聖蹟或奇事？                                     
 

杜寶田神父 

 

在教會信仰內，因著天主特別助祐而完成一件人力不能做到的事，我們稱為聖蹟；這是為

列真福品或宣聖品的必須條件之一。世間事，有時因非常巧合，當事人意想不到而竟然實

現，普通稱為奇事，但若當事人事前曾向上主虔誠祈禱，事情發生後，旁人稱為奇事，而

當事人則可認為是奇蹟，由內心感謝天主，但不能強人所難地要大家也信為聖蹟。這正是

我的故事的處境： 

 

我是加拿大東部為華僑服務的第一位華人神父，現年滿九十二歲，早已退休，住入新建的

教區老人院。感謝天主。好多朋友鼓勵我快寫回憶錄，可是我自覺中文修練不深，提筆忘

字，久久不敢開始，但又想起聖經上的話「該向眾人隆重地宣示天主的工程，不要遲緩感

謝祂。」（多十二 6）同時每天散步、祈禱、看書等等，體重增加，智力反感到衰退，必

須找些動用腦力的工作。也許天主有意要我將我的奇事和大家分享一些吧。 

 

回憶上主為我安排的奇事。1956 年，我在羅馬肺病療養期後，把論文交上等待護題時，

主動向剛恆毅樞機主教（當時的傳信部長）報名，願意被派去工作，因顧慮到健康問題，

只要地區不太炎熱我都可以去。主教道：「剛好加拿大的賴澤樞機主教（Cardinal Léger ）

向我要求一位中國神父去工作，那裡不是熱帶，你到那裡去好了。」 

 

於是在 1957 年六月十九日，我來到了蒙特婁（滿地可），由當時的本堂神父──魁北克外

方傳教會士馮利仁（Lucien Lafond）神父接待。他曾在東北四平街傳教多年，能講普通話，

我在羅馬雖曾苦讀了八個月的粵語卻也派不上用場，因為此地華僑居多，百分之九十以上

只講四邑話（粵語的分支），所以我又得開始學習「台山」話。我的職位是副堂，只做福

傳，不管財務。 

 

工作八年後，馮神父調中美洲去傳教，賴澤樞機主教召我去談話。主教說：「馮神父調往

他處傳教，你在此地已有八年，可否接管華人堂區？」我道：「牧靈方面，沒有問題，但

經濟方面會有困難；因為馮神父曾多次到其他堂區募捐，好交足我們的電費等開支。」主

教說：「我們作主教、神父的，都未讀過經濟學，我們的責任是傳教，經濟方面有天主照

顧，我們不必擔心。」我道：「照樞機講的，我也可以試試看。主教說：「不，不，不！

上主的照顧我們要相信，而不是試試！」我道：「那麼，請主教為我祈禱，補上我信心的

不足，我就接受吧！」 

 

這是 1965 年聖誕節前的對話，次年一月一日，我就正式上任。馮神父轉交全部堂區基金

八千元。俗語道，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我要十分小心，分文不敢濫用，還要設法開源節流，

使堂區能維持下去；但不出三個月，忽接教育局來信，言明堂區現用的建築，是教育局的

產業，多年來未收租金，最近會議決定，理應每年繳付租金，由去年開始，兩年共計一萬

九千五百元。限三個月內交清。 

 



接信後，我第一時間請見樞機主教，他的答覆我至今還記在心內：「可憐的神父，你在此

這麼多年了，怎麼還不瞭解魁省的政治環境？醫院、學校及社會福利都被政府拿去了，我

幫你寫信，不但無益，反而可能惹禍。因為教會一點權力都沒有了。為今之計，你最好以

一位中國神父的名義，向他們請求協助，他們都是教友，對你一定很客氣。」 

 

那時好像大難臨頭，心中千頭萬緒，不知如何是好。可幸自幼由父親手中，學會了依靠聖

若瑟，遇有難事，就求聖若瑟傳求天主，同時我也要聽從主教──我的上司的指示，信賴

天主。遂馬上定志，每月至少一次到本市聖若瑟大堂朝聖。心想堂區不是我的商店，我只

不過為天主打工而已；同時依主教的指示，向教育局打電話預約個別見面。第一位約的是

局長 Mme. Therese Roux，另還有其他三位教育委員，他們都很客氣，但都勸我不必浪費

時間，因為政府的樓業，不會白白送給中國人團體，除非有錢自辦私立學校…等等。最後

探聽到，聖若瑟大堂的秘書長Biondi先生，也是一位教育局委員，那時我已心灰意冷，只

以試探的心理再試一次，趁我朝聖的機會與他見面，萬萬未曾想到天主的聖意，卻是藉著

他為我們開了一條生路。 

 

開始時，他抱持著與其他人相同的論調，並舉例猶太人和亞莫尼亞人，為了保持他們的文

化，出錢自辦私立學校，中國人能做到嗎？我對他說：「我們辦學校，不是為教中文，而

是為教英文、法文。因為中國兒童多半不識英、法文，進入公立學校不敢出聲，一旦開口，

常因為發音不正引起哄堂大笑，孩子心理受傷，就不敢再上學，但是經過我們的訓練，一

兩年後加入公立學校，第一年便能在班上考到第一名。」 

 

Biondi驚問道：「這是真的嗎？」我回答說：「我當然不會騙你，他們的姓名和學校名稱，

我保有記錄，如果需要，我可以交出以供查詢。」Biondi道：「好吧！你回去把學生姓名、

年歲、地址，和學校名稱、地址，及學生班次等資料寫出來，一併你們辦校的宗旨，一切

都報告給我，我會幫你們做點事，但不知能做多少。」 

 

我多謝了他就回家做報告。不過我在此要先做一點說明，以免誤解。中國兒童在班上考第

一名，並不是說他們特別聰明，而是因為他們是插班生，年歲高出同學們兩三歲，語言既

已過關，吸收和理解力自然高於低年齡的同學們，數學一科更不用講，這是北美洲一般的

現象。因此成績優良，考到第一名並不出奇。 

 

那年八月已到，家長開始申請報名。Biondy 先生要我再等一個星期，然後告訴我可以續

辦一年，並要我將去年一年，有關學校的一切開支，凡有單據者，都要報上去。我用了兩

個月時間才完成這件工作。原來教育部已調查過我的報告，並有幾位班級教師，也都肯定

這一事件，於是教育局認定我們學校的這一特殊貢獻，並決定加以鼓勵。正好在聖誕節前

向我們致謝，並寄來一張兩萬多元的支票，等於兩年來學校的開支。不管別人如何做評，

我則堅信這是上主完成的事功。因此我們堂區每年到聖若瑟堂去謝恩朝聖，感謝天主。                

（加拿大 來稿） 


